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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苏蕙蒙着盖头，随着窦滔敬天地鬼神，祭祖宗灵位，拜高堂长辈，迎亲友乡邻，一直从早上忙到了晚上，既兴奋又疲惫。回到洞房，唱赞

词的喜婆边撒花生、红枣、桂圆、莲子、核桃边唱：“上撒天，下撒地，天为父，地为母，天父地母笑哈哈，一年抱个胖娃娃……”苏蕙听得有

趣，暗暗羞红了脸。喜婆唱了大约半个时辰，方才退了出去。紧接着，禾苗也铺好被褥退了出去。窦滔迫不及待地揭开了苏蕙的盖头，四目

相对，马上又躲闪开。窦滔紧贴着苏蕙坐下，细细打量着新娘子。苏蕙娇羞万分，低头不语。

——《璇玑图》

贡布知道自己是无援的，可此时此
刻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我不走”这句
话来，他欠汤姆神父太多太多，而行刺
的未果又使他给欠下的情感增加上无
可计算的利息。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神父
的恩德，是慈爱的神父收容了他这个康
巴高原上的孤儿，直至把他养成这样一
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在这个世界上他不
能忘记神父，他不能没有神父。

自从见了霍尔女土司他就没有想
过离开康巴，女土司占据了他整个的
心灵位置，他不知道这话应该怎么对
神父说。他呆住了，他的机敏，他的勇
气这阵已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再也不
是一个在人前那种雍容大度的聪本，
他回到了那个孤儿无能无助的境遇。
因为他面临着的正是一个把他从孤儿
变作汉子的神父，是神父塑造了他，他
摆脱不了自己所处的被塑造的位置，
在神父面前他永远是渺小的。

神父转身看着窗外，好一阵才回
过头来，慈爱的目光中带着许多忧伤,
说：“孩子，我的孩子，你不说我也知
道，你是喜欢上了女土司，可这是一个
天大的误会，你知道吗？天大的误会。
孩子，你是不能爱她的，你听清楚了
吗？你是不能爱她的！”

贡布看着神父突然发问道：“为什
么？为什么？神父。”

神父摇了摇头说：“现在我也给你
说不清，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
孩子，听我的话，离开她，离开这里。你
应该信任我，我的孩子。”

“神父，我信任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神父，你得告诉
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爱他。”

神父摇摇头回转身去。
玛格丽特一直看着这一切，一言

不发，她不知道该说什么，面对眼前的
贡布也许她是什么也该说。她很心痛，
她想不通与自己耳鬓厮磨，从小相处
长大的贡布怎么会一下子爱上了那个
妖精霍尔丫头，这一切都是她难以相
信和不可接受的。

“神父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爱
女土司，她有什么不好？她是世间最聪
明，最漂亮，最能使男人爱的女人，你
没看见那些男人们都为她倾倒，就连
那位民国中央的大官戴季陶也说她是

‘边寨的一朵鲜花，藏族中的一位才
女’，珍贵的宝石人人都想得到，美丽
的姑娘人人都想追求，我为什么就不
能爱女土司。”

神父看着贡布把一只手轻轻放在
贡布肩膀上说：“我的孩子，你还是太
年轻了，有许多事你还不能真正弄懂，
第一她不适合你，她是土司你知道吗？
土司就像山林中的狮子，你是什么？你
是一只鹰，你需要有广阔的天空，狮子
是永远也不会跟鹰过在一起的；第二
她不可能永远喜欢你，她是一位了不
起的女人，了不起的女人是不可能跟
一个男人很好匹配的，因为永远也没
有一个男人能让她满意，就像了不起
的男人没有一个女人能同他永久匹配
一样，这就是她的悲剧；第三……”说
道第三神父停了下来。

“第三是什么？”
神父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很重要

的一条原因，可这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将来你会知道的，时间会把一切都给
你讲述得明明白白。”

贡布痛苦地说：“神父，这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

神父说：“是的，你同所有孩子一
样，有许多事你们年轻人是看不明白
也想不通的，只有透过时间这个望远
镜才能看到。”

一个以长辈自居的人永远把自己
置于先知的地位，在任何时候他们都
把年轻人放在被教育的学生位置上，
也许这就是老人的悲哀，贡布第一次
在心里这样想。

“孩子，你先不要答复我，想想吧，
我会给你时间的。玛格丽特，你带他到
卧室去。”

贡布回转身随玛格丽特走出房
门，向卧室走去。贡布第一次感到教
堂、神父、马格丽特，一切对他是多么
陌生，教堂的高墙之内是属于另一个
世界，他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
界，这时他才知道他原本属于霍尔土
司制下的那一个世界，他是属于女土
司、刘家驹、泽仁和杨泽贤他们之中的
一分子，他原来就应该是奔走在草原
上的一个自由者。他看到自己在形体
上并没有完全失去自由，可他的心理
却早被束缚在神父无形的绳索中。他
第一次体验到了失去自由的苦痛。

拉斯白姆达的遭遇

客人都走了，琼日官寨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管家拉斯白崩金到不拉古官寨处理河东

寨子事宜，丹增汪青和绰斯甲色姆除不时到白
利拉姆寝宫问候，就是窝在房中说话。

下午，白利拉姆坐得无聊，不经意踱到紧
邻她寝宫的房间里。

琼日官寨东面第四层楼房为甲尔布寝宫，
共有六间，白利拉姆走进的房间位于右边尽
头。自绒布甲尔布死后，这房间一直紧闭着门
窗，除白利拉姆外，没有人能够随意进出。

借着外墙藏斗（木制梯形计量工具）形窗
户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房间左右两边有十余
张藏床，上面或坐或躺着十余个穿着素净藏
袍，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汉子。只是个个面无
表情，静默无语，好似寺庙中的塑像。

白利拉姆像是视察监狱牢房里的犯人一
般，目光从他们身上挨个扫过，直至到了门边
的最后一个，她的表情和脚步仍然没有任何变
化，最后直接走出，咣地关闭了房门。她没有回
寝宫，直接走下楼去。到了院坝，顺着叮当的敲
击声，她来到西面上院坝左边的一个厢房里。
厢房里两个银匠见白利拉姆进来，忙放下手中
正在制作的银器，跪下向她问好。

“你俩是我巴拉斯底最好的银匠，你俩做
的银器不光样式独特好看，而且非常实用。上
次给大少爷新房里打制的所有器具，大少奶奶
赞不绝口，说是比她们绰斯甲的工匠打得好多
了，她非常喜欢。”“你们两人真为我们巴拉斯
底争光了！”跪在地上的两个银匠慌忙齐声道
谢：“感谢阿伊拉姆对我俩的赏识，这是我俩应
该做的。”白利拉姆让他俩站起身来，走到身材
高挑，浓眉大眼，面色因长期炭火炙烤而微黑
红润，高挺笔直的鼻梁上沁着汗珠，褪了颜色
的两只衣袖挽到了肘部，一双血脉偾张的大手
不知放在何处，年不到三十的年轻匠人身边。
用她白嫩光滑，佩满金银珠宝的小手，捧起那
双沾满炭灰，淌着汗渍，正不知所措的大手，像
是捧起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一边抚摸，一
边仔细地端详着，梦呓般地说：“多强健有力的
一双手啊！”年轻匠人鼻尖的汗水顺着他宽大
的脸颊，滴滴淌落到地上，巴拉斯底女主人挨
他太近了，一股股闷热的香气熏得他喘不过气
来，他既惊慌又失措，想挣脱手臂向后退去，又
怕这人面兽心的妇人责怪，只好呆立原地，任
由她拿捏着双手。

年长的匠人从没见过如此阵仗，慌忙躬身
快速退出厢房。

白利拉姆感受着那双捏握不住的，粗糙的
大手刺痛着她嫩滑的手掌的感觉，眼看着年轻
匠人黑红羞涩的俊脸，宽阔突兀的胸膛，整个
身心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无法言喻的冲动和
畅快。年轻匠人手心的汗水已经让她无力拿捏
住这双大手了，他俩的手像抹了米汁一样，黏
黏地向下滑落。白利拉姆像是失去了自己身上
的一块肉，幽怨地呢喃：“拉斯白姆达，我真的
太喜欢你了！”

叫拉斯白姆达的年轻匠人刚缓过神来，又
听到白利拉姆如此说，立时又惶恐起来，更不
知如何回答她的话了。白利拉姆见拉斯白姆达
无语，继续说：“甲尔布的法律你是知道的，流
浪汉、铁匠、屠夫三种人，其命价值草绳一根。
你若跟着我，你就再不用做匠人的活了，荣华
富贵肯定不会少你的！”听到这句话，拉斯白姆
达好似五雷轰顶，忽然清醒过来，心想：“好狠
毒的妇人，以前三番五次纠缠于我也就算了，
现在我可已经成了婚，她连我有了爱人都不放
过，我该如何是好啊！”想到他家里的爱人，想
到他夫妻俩的恩爱，拉斯白姆达抬起头，毅然
对白利拉姆说：“巴拉斯底比我拉斯白姆达好
的男人多如牛毛，请阿伊拉姆看在我已结婚的
份上，看在我与色斯满夫妻恩爱的份上，请您
还是让我当银匠吧，我求求您了！”说完，扑通
一声跪在白利拉姆面前。

白利拉姆见软得不行，马上恼羞成怒地指
着拉斯白姆达，厉声说：“没有不属于部落的土
地，没有不属于甲尔布的百姓。给你台阶你不
上，给你荣华富贵你不要，巴拉斯底的天是我
的，巴拉斯底的地也是我的，巴拉斯底的子民要
杀要剐任由我，你不要梦想着你是学巴呷布（白
的百姓）就高人一等，你是学巴呷布、得巴劳布
（黑的百姓），还不是我说了算。你是知道的，巴
拉斯底我看中的男人，没有一个逃得出我的手
掌心，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到我寝宫中来，到
时你可千万不要再让我动怒了，不然的话，后果
你是清楚的。”说着，一甩手走出厢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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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连理枝

“起轿！鸣炮！奏
乐！”司仪高声喊道。

苏蕙蒙着盖头，
随着窦滔敬天地鬼
神，祭祖宗灵位，拜高
堂长辈，迎亲友乡邻，
一直从早上忙到了晚
上，既兴奋又疲惫。回
到洞房，唱赞词的喜
婆边撒花生、红枣、桂
圆、莲子、核桃边唱：

“上撒天，下撒地，天
为父，地为母，天父地
母笑哈哈，一年抱个
胖娃娃……”苏蕙听
得有趣，暗暗羞红了
脸。喜婆唱了大约半
个时辰，方才退了出
去。紧接着，禾苗也铺

好被褥退了出去。窦滔迫不及待地揭
开了苏蕙的盖头，四目相对，马上又躲
闪开。窦滔紧贴着苏蕙坐下，细细打量
着新娘子。苏蕙娇羞万分，低头不语。

窦滔从怀里掏出苏蕙那日遗失的
一只凤头履，苏蕙一把夺了过来，藏
在身后，又觉得不妥，但出于少女的
羞涩，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冲着
窦滔傻笑。

这笑容鼓励了窦滔，他先开口说：
“姑娘凤头髻上的花儿像真的一样。”

苏蕙低声说：“那日，多谢你出手
相救。”

“那是我俩前世有缘。”窦滔柔声
答道。

“没想到凤头履还能配成双，可
惜，我的蝴蝶步摇再也找不回来了。”
苏蕙说着，冷不防窦滔抱住她亲了一
口，说：“姑娘喜欢步摇，这有何难。母
亲的饰物应有尽有，我明日向母亲讨
一支便是。”

“你那日为何隐身于芦苇丛中。”
苏蕙又问道。

“怕有人再抢姑娘呀！我天天登上
法门寺的钟楼朝着姑娘家看，有时候
忍不住了就快马加鞭到你们村口去
转转，去了几十趟，只碰见了一次姑
娘。”窦滔憨笑着说。

“真的？”苏蕙追问道。
窦滔笑而不答，却要亲苏蕙。“新

郎官，别急，喝了合欢酒，再亲甜甜
嘴。”窗外突然响起了喜婆等人的笑
声。原来窗外有人听房。

窦滔佯装生气，说：“小心我撕烂你
的嘴。”窗外的嬉笑声才渐渐远去了。

饮完合欢酒，窦滔觉得身上燥热，
就势脱去了外衣，苏蕙看见窦滔赤裸
的上身，立即面红耳赤，不知眼睛该
往哪里瞅。窦滔毕竟是男儿，哪管什

么羞涩，粗暴地解去苏蕙的霞帔，衣
裳，只留下贴身的大红肚兜。窦滔有
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儿的娇躯，心
突突地跳，脸火辣辣地烧，血糊糊地
往上蹿，他一把抱起苏蕙，平放在婚
床中间，吹灭蜡烛，颤声叫道：“蕙儿，
蕙儿……”

十三新婚别

十五岁的如花少女，一夜之间蜕
变成了女人。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
眠。世间的男女千千万万，为什么我
们两人就能配成双呢？这就是缘分，
就是天意，就是命中注定吧！

躺在这个孔武有力，高大威猛的男
人身旁，苏蕙感觉很安全，很温暖，很幸
福，她仿佛变小了，变轻了，变软了。

长这么大，苏蕙第一次睡不着了。
躺在这张陌生的大床上，苏蕙怎么看
也看不够身边的窦滔。她不敢熄灭烛
火，她怕黑暗中一切的幸福都会遁形。

窦滔的鼻息声在暗夜里越发明
显，苏蕙睡不着，干脆翻身下床，读起
了诗书。要知道秉烛夜读可是苏蕙每
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姐姐们忙碌了一
天，晚上喜欢纺线织布做嫁妆，苏蕙却
酷爱诗书，常常一读就忘记了时间。

雄鸡高叫，苏蕙赶紧溜下床，梳妆
打扮一番，准备为窦家长辈倒夜壶。
禾苗早已起身，伺候在了外间。

吃早饭时，苏蕙按照老规矩，给连
日来辛苦的阖家大小，包括管家仆役
都道了谢！饭后，新婚夫妻要去男方
的本家和重要亲戚家认门。管家早
已备好了礼物和车马，窦滔带苏蕙
先去了法门寺拜见老师法显大师。
然后再去周秦坡村，村里的窦姓族
人都早早打扫好了庭院街道，等候
在了家门口，苏蕙和窦滔按照辈份
高低逐一去行礼。虽然每家只简单
寒暄几句，但由于户数太多，一中午
过去了还是没有走完。中午，他们在
族长家用过午饭，饭后接着走亲戚，
走完最后一家已经快到了傍晚。归
程上，苏蕙看见村口的大坡下，七星
河水波光粼粼，夕阳洒落在河面上，
就像无数的金子在闪烁，忍不住赞
叹起来。窦滔情不自禁地说：“我们
窦家的列祖列宗都长眠在这面大坡
上，有七星河水相伴，他们永远都不
会孤单。”苏蕙说：“周秦坡，顾名思
义，这里最早应是周姓和秦姓聚集
之处。”“娘子果然聪明。我们窦家是
后来者居上。你看村庄迁于大坡之
上，地势开阔，眼界宽展，河水依坡
而流，两岸水草丰茂，四周土地平
整，是不是块风水宝地？”窦滔得意
地回答道。“不如改名叫窦家坡！你
看窦家子孙绵延，反倒是周秦两姓
快要无迹可寻了。”苏蕙开玩笑说。

“叫惯了，改不了。爷爷非要把家
搬到法门寺，我只好恭敬不如
从命了。”

第二天夜里，幸福再
次降临。

“良宵一刻值千金。”
夜晚悄然溜走，黎明的
曙光照耀着这一对甜
蜜的新人。

第 三 天 ，新 婚 燕
尔一对新人回门。小
两口亲亲热热、和和
气气，父母看了很高
兴。亲戚和苏坊村的
乡亲们看了都夸苏蕙
命好。母亲是过来人，
虽然从苏蕙的脸上看
出了女儿的幸福，但
仍然在私底下盘问女
儿窦滔待她好不好。苏
蕙含羞带娇地点了点
头。母亲又向她密授怀
孕生产，治家理事，相夫
教子诸事宜。

苏蕙讲起自己黎明即
起为爷爷倒夜壶，给婆婆
请安，拜访亲友等家庭琐事
时，十分老练，母亲听了打
心眼里高兴。苏蕙一下子长
大成熟了，母亲放心地送女儿
女婿回家去了。苏道质对这个
女婿也是赞不绝口，他已接到
圣旨要带窦滔一起回任所，但是

看到两个年轻人卿卿我我，恩爱甜
蜜，始终开不了口。

苏蕙窦滔前脚刚到家，后脚便收到
了父亲的口信，川地有人叛乱，苻坚命
窦滔立即随苏道质回秦州加强防守。

原来，去岁张育谋反，自立为蜀
王。张育与杨光起兵二万人，联合巴
獠酋长张重、尹万的万余人马，进围
成都。苻坚急派镇军将军邓羌率五万
大军讨伐，张育见势不妙急忙向晋国
求援。晋国的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
军桓石虔率军三万参战，战事升级扩
大，双方大战数回，死伤无数，最终秦
国获胜，益州等地终又归秦国所有。
近日，王猛病倒了，蜀地又有人想要
动武，天王苻坚为防止他人造反作
乱，要求各地加强警戒。秦州是氐人
故地，兵力不足，城防空虚，苻融建议
派窦滔辅佐苏道质，苻坚恩准。

新婚三日，两人正是如胶似漆，难
舍难分之时，但是军令如山，违者格
杀勿论。苏蕙虽然舍不得窦滔走，但
她知道朝廷命令不可违抗，连忙给窦
滔收拾行囊。爷爷拿出珍藏多年的御
赐金丝软甲，让窦滔贴身穿好，可以
刀枪不入。窦滔穿好之后，爷爷又拿
出儿子的遗物——把象征将帅最高荣
誉的乌铁重剑。这把剑身份异常尊
贵，取材陨石，乃秦武王花重金请河
西月氏人精心打造而成，轻巧华美，
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堪比干将莫邪
剑。这把剑的神奇之处是能与马蹄声
发生共鸣，一旦有敌军铁骑犯境，乌
铁重剑就会嗡嗡作响。爷爷一再叮嘱
窦滔要随身携带好乌铁重剑，千万不
可在人前显露。窦滔母亲看见这把
剑，想起了早逝的夫君，眼眶即刻红
了。她舍不得儿子上沙场，但这话说
不出口，只好在菩萨面前许诺，但愿
乌铁剑能让儿子沙场立威，金丝软甲
能护佑儿子毫发无损。

送别途中，经过妇人们平日里浣
纱的绫坑池时，苏蕙把定亲之时相赠
的雁羽和丝线藏在香囊之中，乘众人
不备，悄悄递给窦滔。窦滔一摸，心领
神会，随手揣进怀里。窦滔一直苦于
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如今天赐良
机，他巴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杀敌立
功，显亲扬威。当下就作别家人，随使
者去了。

说来也巧，窦滔到达秦州不久，就
有鞑子叛乱，苏道质一边上报朝廷请
求支援，一边做好迎战准备。秦州当
时兵力不到一万，苏道致便兵分两
路，一路守住城池，一路去边陲迎敌。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道质一
介书生，秉公断案，管理百姓犹可，带
兵打仗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幸好有窦滔在一旁出谋划策，冲锋陷
阵，苏道质才不至于惊慌失措。

窦滔率五千人马迎战对方三万
铁骑，敌众我寡，实力悬殊，要打胜仗
可不容易。窦滔熟读兵法，知道这场
仗不能硬碰硬，只要能拖住鞑子，等
候援军即可。所以，他枪挑鞑子三员
大将之后，便不再与鞑子正面交锋。
首战告捷，一举打掉了鞑子的嚣张气
焰，鞑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话说苻坚收到苏道质的上表十
分生气。一是生气自己对胡人那么宽
容，胡人却经常叛乱；二是生气自己
一贯善于识人，这次居然看错了人，
刚下旨封赏了苏道质，他就出了乱
子，这下要惹国人耻笑了。

生气归生气，他还是立即命令苏
道质拼死抵抗叛军，守住秦州。并派
姚苌率兵五万，驰援秦州。

兵贵神速。在姚苌大军到来之
前，苏道质采用窦滔的计谋巧妙地
拖住了叛军，大军到来之后很快平
息了叛乱，全城百姓幸免于一场战
火。苏道质将功补过，被派往陇西，
窦滔杀敌有功，授为游击将军，跟随
姚苌作战。

捷报传来，人们奔走相告。苏蕙
听说窦滔要在姚苌帐下听命，深怕
有意外发生，忙与爷爷和婆婆商议
对策。当夜，苏蕙修书一封，第二天
天不亮就派人送给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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